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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印地语是《印度宪法》确定的印度官方语言，是狭义的印度语。中国的印地语

教育始于1942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1949年之前，1949—1965年，1966—1978年，

1979—1999年，2000年之后。其间，有五代教育者为之努力，成就卓著。在近80个春秋的

发展过程中，印地语教育起伏跌宕，其背后存在诸多因素，如中国因素、印度因素和中印

关系因素等。值得庆幸的是，在新时代的当下，国家强调本科教育，国别与区域研究作用

凸显，印地语教育因此受到重视。可以想见，在第四代和第五代教育者的共同推动下，中

国的印地语教育必将更上一层楼，必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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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印地语是《印度宪法》确定的印度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是狭义的印度语。广义的印度

语包括印度的所有语言或南亚地区的所有语言。1 

印度语言繁多，有22种“表列语言”（Scheduled 

Languages）和99种“非表列语言”（Non-scheduled 

Languages），另有数百种“其他语言”（Other 

Languages），表列语言的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

的96.71%2，非表列语言和其他语言的使用人口占

印度总人口的3.29%。印地语属于表列语言，母

语人口5亿多，加上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使用人

数，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57.1%，是印度使

用最广泛的语言。英语属于非表列语言，是《印

度宪法》规定的辅助官方语言（Additional Official 

Language），母语人口25万多，加上第二语言和

第三语言使用人数，使用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

10.6%。不过，由于印度的娱乐产品，特别是宝

莱坞电影及其副产品印地语歌舞盛行，绝大多数

印度的非印地语人都能听懂印地语，可以用印地

语进行简单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地语是

全体印度人的语言。

中国的印度语言教育历史久远。公元67年，

汉明帝“夜梦金人”，随后官使迎印度僧人摄摩

腾和竺法兰于洛阳，建白马寺。两位高僧收徒、

传道、译经，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印度语教

育。汉传佛教佛经所用的语言主要是梵语，彼时

的印度语教育也主要是梵语教育。之后的鸠摩罗

什、法显、玄奘、义净等是佛学大师，也是梵语

大师，甚至是梵语教育大师。此是古话，也非学

院式外语教育，故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但就现

当代的印度语教育来说，中国已开设与梵语、巴

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

尼泊尔语等印度表列语言，以及非表列语言相关

的“印度英语”课程。依上文所述，印地语既是

印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官方确定的最权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专业目录中“印度语言文学”中的“印度语言”指所有南亚地区的语言，地理范围大于印度次大
陆，相关语言有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尼泊尔语、迪维希语、普什图语等。

2 相关数据均源于印度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参见http://www.censusindia.gov.in/2011Census，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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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地位的语言。因此，本文仅讨论印地语，不

涉及印度其他语言，更不涉及僧伽罗语、普什图

语等南亚地区的其他语言。另外，本文只论印地

语本科教育，不议研究生教育。

2.	 中国印地语教育简史

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发端于1942年，到目前

为止，可以分为“1949年之前”“1949—1965

年”“1966—1978年”“1979—1999年”和“2000

年之后”五个发展阶段。

2.1 1949年之前的印地语教育

1949年之前的印地语教育诞生于抗日战争的

战火之中，意义非凡。1940年，日军开始染指东

南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

亚，并把矛头指向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教

育界的有识之士呼吁遵循孙中山遗训“联合世界

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精神，成立

专门的高校，从速培养东方语言人才，联络周边

国家共同抵御侵略者。1942年7月，国立东方语

文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东方语专”）应运而生，

校址在今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东方语专初设印

度语科、越南语科、暹罗语科和缅甸语科，印度

语科即现在的印地语专业，暹罗语科即现在的泰

国语专业。东方语专于1945年迁到重庆，1946年

迁到南京，1949年落户北京，成为北京大学东语

系的一部分。东方语专共招生四次：1942年四个

语科70余人，1943年四个语科100余人，1944年

四个语科90余人，1945年六个语科171人 1。学制

初为两年，1945年改为三年。1944年毕业31人，

1945年毕业34人，2 除第一届4人和第二届2人留

校任教外，其余毕业生均奔赴军事一线，参与抗

战。在此期间，中国的印地语教育以印度语科名

录出现，是东方语专外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方语专规定学生必须修习两门外语，其中印度

语科和缅甸语科的学生兼修英语，越南语科的学

生兼修法语，暹罗语科的学生兼修英语或法语。

后来的印地语专业，印地语和英语并重的教学传

统便源于此。除两门外语之外，学生的公共课程

有国文、语音学、中国通史、外国通史、中国地

理、世界地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

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另有各语言的对象国概

况课和历史课以及经常性的专题讲座。值得一提

的是，当时昆明市虽地处偏远，但抗战期间除国

立云南大学外，还有一所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

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传奇性的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这两所大学名师荟萃，学者云集，

成为新生的东方语专的万有资源库。可以说，东

方语专名微位重，在当时的昆明市与国立云南大

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形成鼎力之态，影响不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东方语专的学子们为抗日

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

们中有的做战地翻译，为“飞虎队”3 打击日军提

供服务，有的干脆投身空军，驾驶战机与日寇激

战蓝天。抗日战争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他们纷纷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有的

成为学者，有的成为外事工作者，有的成为律师，

为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单就东方语专的印地语教育而言，除公共课

和英语课之外，印地语教学工作主要由印度籍教

师担任。外教一般保持在二至四位，如辛哈、许

鲁嘉、罗易、古马尔等 4。彭正笃和殷洪元 5分别

是1944级和1945级学生，他们毕业后均受命留

校，并于1949年随校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继续

从事印地语教育工作。两位学者对印地语教育孜

孜以求，为国家培养了诸多专才。

1 其中印度语科招生 35 人。另外，东方语专于 1945 年增加了马来语科和朝鲜语科，1946 年又增加了阿拉伯语科，1949 年
并入北京大学时拥有七个语科。但笔者在相关资料中没有发现阿拉伯语科招生的记录，因此未能涉及。

2 根据相关资料，第一届毕业生中印度语科有 9 人，第二届毕业生中印度语科有 3 人。
3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后改为第 14 航空队，又称飞虎队（Flying Tiger），由美国飞行

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创建。飞虎队的主要工作区域为云南。
4 笔者暂时没有查到相关详细资料，因此无法给出全名及外文名称。
5 彭正笃属于两年制学生，1944 年 10 月入学，1946 年 6 月毕业；殷洪元属于三年制学生，1945 年 10 月入学，1948 年 6 月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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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3次入学的学生也很优秀，他们大都学有所

成，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印地语人才，

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外交部、对外经济贸易部、

教育部、文化部、新华社、外文局、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

位，为国家建设和中印关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2.3 1966—1978年的印地语教育

由于“文革”的影响，1966—1976年，中国

教育遭到严重破坏，印地语教育发展失常，教和

学都极不规范。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印地语专

业先后招生七次：1970年招生两次，第一次招收

近60人，为正常学习班，第二次招收近100人，

为短期培训班；1971年招生两次，第一次招收20

余人，为正常学习班，第二次招收不到10人，为

短期培训班；1974年招收10余人；1975年又招

生两次，第一次招收10余人，为正常学习班，第

二次也招收10余人，为短期培训班。七次共招收

200余人，从每次的招生数量可以看出，印地语

专业的教学不符合教学规则。此外，学校还响应

号召，让学生集体赴京外他省农村再造，边种地

边学习。鉴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学生入学前的学

养状况，印地语专业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学生

毕业后很少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2.4 1979—1999年的印地语教育

北京大学印地语专业于1979年招收了“文

革”后的第一届学生，共11名。也许是中印关系

仍然没有起色的缘故，直到1985年才再次招生，

也是招了11名，笔者就是其中之一。随后，1988

年、1991年和1996年三次招生，招收人数均为

十一二人。相比起来，1979年和1985年两届学生

运气更好，因为给他们授课的教师是20世纪50年

代的印地语专业毕业生。这些教师大多已近退休

年龄，有学问，有热情，认真、严谨，听他们的

课，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抢时间的气息。笔者常得

他们“小灶”，更能体会到他们之前的失落和当下

的热情。季羡林、金克木那时候还可以随意走近，

2.2 1949—1965年的印地语教育

1949年8月，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

其印度语科以印地语专业的名称出现，开始了新

的发展历程。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受到西方种

种刁难和封锁，国家领导适时做出了与亚非拉国

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战略决策。印度于1947年独

立，1950年与中国建交，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由此，中印关

系进入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

年代，双方交流频繁，两国总理实现互访，共同

参加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使之

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重要准则。这给中

国的印地语教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中国时

任总理周恩来曾三次访印，他告诉北京大学印地

语专业的学生，印度是个很重要的国家，中印关

系十分重要，希望他们努力学好印地语；印度方

面则由印中友好协会介绍，派来了四位印地语教

师，印度驻华大使夫人也到北京大学代课。中国

师资方面，除彭正笃和殷洪元之外，金克木也是

正式授课教师，力量可谓雄厚。招生方面，1949

年、1951年（春秋两次）、1953年、1954年、1955

年、1956年、1958年和1960年共有九批学生入学，

每届学生人数不一，多则五六十，少则二三十。

在此期间，1951年春季学期入学的刘安武和1951

年秋季学期入学的刘国楠于1954年被选派到印度

留学，先后就读于德里大学和贝拿勒斯印度大学，

1958年回国后留校任教。因此，这一时期的印地

语教育相当繁荣，教师的教学热情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浓。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恶化，导

致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不过，中国的印地语

教育并未因此停止，北京大学自力更生，于1961

年、1962年、1964年和1965年继续招生，利用原

有师资，并让优秀毕业生如刘安武、刘国楠、马

孟刚、金鼎汉、徐晓阳等留校任教，维持了正常

的教学活动。

在这十多年中，印地语教育虽然只在北京大

学一所地方高校开展，但不论在国内外环境方面，

还是在师资和学习资料方面，都大好于以往；前

1 中印两国于 1950 年 4 月 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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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预约。笔者就常借“送信”之由擅闯两位先

生居所，看季先生抱猫倾听之沉默如金，听金先

生谈古论今之滔滔不绝。刘安武是笔者的导师，

走动更多，他那信口背诵《茶花女》片段，以及

教导笔者“时间只有前后，没有左右”的音容至

今犹在耳目。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

用，在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印地语专

业依然是冷门专业之一，或者说，除英语、法语、

德语以及日语、朝鲜语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西方

语言和东方语言教育得到较大发展以外，印地语

类的外语教育均处于某种半死不活，甚至濒临消

亡的边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

发达国家的语言教育大多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

师资老龄化、教师待遇低、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教

育工作等现象普遍存在，北京大学仍然是全国唯

一一所教授印地语的地方高校。至20世纪90年代

初，第一、二代印地语教育者大多已经退休，教

学领域仅有一位中年教师在职坚守。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短暂辉煌

主要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真正

繁荣。优秀毕业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师资，

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印地语教育呈现

凋零，甚至遇到生存危机的原因所在。好在1996

年有三位年轻人 1毕业留校，中国地方高校的印地

语教育才得以为继。这以后的几届毕业生都得到

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国家逐渐富强，中印关系向

好，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外交部、中联部、文

化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出国深造乃至工

作等都是发展选择。他们的学术视野和工作范围

较之于前人都更加开阔，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也更

值得关注。

2.5 2000年之后的印地语教育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整体情况改观很大，

物质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国家对“知识是生产力”

的认识愈加清晰，对知识分子愈加倚重，对教育

愈加重视。就外语教育而言，非通用语教育逐渐

为人所认识和接受。由于印度的逐渐崛起，印地

语重新“浮出水面”。21世纪前5年，北京大学仍

是全国唯一一所有印地语教育的地方高校，2000

年、2003年和2005年相继招生，2003年之后改为

奇数年招生，即每两年招生一次。也就是说，北

京大学于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2015年、

2017年和2019年持续招生，学生人数保持在每年

十三四名。教师面貌也已完全更新，20世纪80年

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毕业生成为教学主力，21世

纪初入学的学成者后来也加入了教学行列。值得

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印地语专业教师全部拥有

博士学位，虽然这对于非外语专业和非通用语种

专业来说并不新鲜，但在中国的印地语教育领域

却是空前的。不仅如此，出于学缘考虑，北京大

学不再招聘本校的应届博士学位获得者，只拥有

北京大学印地语学缘的应届博士毕业生不能加入

母校的印地语教育者行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北京大学印地语专业在国际上已颇有声名，影响

不小；目前中国高校的印地语教师大多出自北京大

学，涉印度研究的工作者也大多出自这里。

2005年4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

两国宣布建立中印面向和平和繁荣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签订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

导原则的协定》。这表明，中印两国互为战略合作

伙伴，边界问题的解决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受此

影响，印地语专业开始成为国内诸多高校新专业布

局上的一点。西安外国语大学于2006年、北京外

国语大学于2007年、中国传媒大学于2008年 2、云

南民族大学于2011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于2012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3年相继开设了印地

语专业并招生。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旋即成为中国与周

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指针之一。同时，国别与区域

研究成为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发展中印关系和加

强印度研究受到重视。西藏民族大学于2015年、

天津外国语大学于2017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于2017年、云南大学于2018年、新疆教育学院于

1 一位博士、一位硕士和一位学士。
2 中国传媒大学（即原北京广播学院）于 1965 年首开印地语专业，招过一两届学生，主要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培养印地语人

才，师资也主要出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后来停招，至 2008 年恢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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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四川外国语大学于2019年相继开设了印

地语专业并招生。此外，深圳大学于21世纪初、

西华师范大学于2015年、河北外国语学院于2017

年起开设印地语二外课程。至此，国内已有18所

高校教授印地语。西安外国语大学、云南民族大

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每年招生，每届招

收20—30人。其他高校或隔年招生一次，或三四

年招生一次，每次招生15—30人不等。就全国来

看，印地语专业本科在校生大致在400—500名之

间，规模空前。新时期新气象，从毕业生去向来

看，外交部、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社、边防边检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均有涉及，

选择的企业更多，如各类新媒体、华为，VIVO、

OPPO通信公司，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中国钢

铁集团、中兴集团、创维集团、三一重工、长城

汽车、上海电气、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等等。

另外，还有不少毕业生选择去北京大学、印度的德

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牛津大学

等继续深造。不难想象，21世纪的中国印地语专

业学生不仅具有中国情怀，还具备国际视野，在

诸多方面均会超越前辈，未来可期。

3.	 中国印地语教育者及其主要成就

自1942年至2020年的近80年时间里，中国

印地语教育共有五代教育者，共同推动并发展了

中国的印地语教育事业。

3.1 第一代教育者

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第一代教育者出生于20世

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印地语教育的开创者，以

彭正笃、殷洪元和金克木为代表。

如前文所述，彭正笃和殷洪元是东方语专的

印度语科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8月，

两人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继续任教。彭正笃长期

从事词典编纂工作，参加了《印地语汉语词典》

《汉语印地语词典》《印地新闻词汇集》等油印类

词典的相关编纂工作。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参与编写的《印地语汉语词典》于1960年出版，

1972年再版，受到印地语学界的欢迎。彭正笃还

发表了《玄奘与那烂陀寺》《封建习俗和种姓制

度是束缚印度妇女的枷锁》《伟大的旅行家法显》

《印度的牛》等多篇论文，还有《雅西巴尔短篇

小说集》等短篇小说和文学论文翻译十余篇。殷

洪元1988年退休之前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他

是中国印地语语法研究领域最资深、最权威的学

者，出版了专著《印地语语法》和译著《印地语

语法》，教授的主要课程有“印地语语法”“印地

语词汇学”和“印地语修辞学”。除语法外，殷洪

元工于辞书，他参与了国内所有印地语辞书的编

写工作，含早年的油印材料和之后出版的词典。

他是《汉语印地语大词典》的主编和《印地语汉

语词典》《印地语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编写者。此

外，他还出版了编著《印地语课本》和译著《占

西女王》《托钵僧的情史》《罗摩的故事》等。值

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的今天，殷洪元仍然笔耕

不辍，每天坚持工作6—8个小时，沉浸于编写

《新编汉语印地语大词典》之中。

金克木是著名的印度学研究者。他于1941—

1946年在印度求学，学习印地语、梵语和巴利语；

1946年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两年后受聘于北京

大学。金克木是北京大学东语系首任印地语教研

室主任，与殷洪元、彭正笃一起承担印地语教学

工作。不过，他的兴趣主要在传统印度学方面，

印地语师资得到补充后，他便离开了印地语课堂，

专攻传统印度学研究。所以，金克木的贡献主要

在梵语、巴利语方面，专著《梵语文学史》《印度

文化论集》 、译著《云使》《伐致呵利三百咏》《摩

诃婆罗多·初篇》《摩诃婆罗多的故事》等是他的

代表性成果。他的著述共有汉字500余万，大多收

录于《金克木文集》（8卷）。尽管如此，金克木仍

为中国印地语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引领和

鼓励一直是中国印地语教育者的精神食粮。

3.2 第二代教育者

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第二代教育者出生于20世

纪三四十年代，以刘安武、金鼎汉和薛克翘等为

代表，刘安武和金鼎汉是薛克翘的老师，他们师

生共同开拓了印地语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印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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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印文学比较、翻译等方面影响巨大。

刘安武主要教授“印地语文学史”“印度文

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等课程，出版专著 

7部、译著19部、编著20部、论文40余篇。他的

代表著述有《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普列姆昌德评

传》《两大史诗研究》等，另有译著《印地语文学

八十年》《新婚》《如意树》《割草的女人》《普列

姆昌德短篇小说选》《普列姆昌德论文学》，以及

编著《泰戈尔全集》《印度古代文学史》等。刘安

武的成果大多收录于《刘安武文集》（12卷）1。

金鼎汉是1951年秋入学的印地语专业学生，毕

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直至退休。译著《罗摩功行之

湖》和编著《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是他最重要的

成果，其编著《印地语基础教程（1—2）》影响了两

三代印地语学习者。他先后获得国际印地语最高成

就奖“乔治·格里森奖”和印度国家文学院荣誉院

士席位，为中国印地语教育赢得了国际声誉。

薛克翘是1964年入学的印地语专业学生，虽

然毕业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但他课程讲座

与论文指导并举，和北京大学的印地语教育一直

没有分开过。印度文学文化是他的研究重心，《薛

克翘文集》（14卷）是他的重成成果，其中《中印

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印度密教》

等是他的重要代表著述。

实际上，第二代教育者是一个群体，马孟刚、

徐晓阳、刘国楠等也都是北京大学印地语教师，与

刘安武、金鼎汉等是同学，他们有的重教学，有的

重研究，对中国的印地语教育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3.3 第三代教育者

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第三代教育者出生于20世

纪50年代。唐仁虎是1970年入学的工农兵大学

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印地语专业工作。他一

直坚持教学，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更是勤苦支

撑，在刘安武等第二代印地语教育者的支持下度

过了北京大学印地语教育最艰难的时期。他参加

了《印地语基础教程》第一册的编写工作，是专

著《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的第一作者，译著有

《戈拉》《眼中沙》《辞职》等，发表论文数篇。邓

兵是这代人中少有的佼佼者，现供职于云南大学。

他一直工作在印地语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有不

少著述发表，如编著《印度研究》《南亚国家历

史与政治制度研究》《印地语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读》，以及译著《印度现当代短篇小说选》《印度

文学史》《中国短篇小说选》（汉译印）等。邓兵

是《标准印地语（1—6）》的副主编之一、第六分

册的主编，还主编了《印地语阅读教程》（两册），

并参与了《新编印地语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

3.4 第四代教育者

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第四代教育者出生于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姜景奎、郭童、姜永红、冉斌等

是主要代表，他们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印地语

专业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大学生，

均有博士学位。他们翻译、研究、编写并行，沿

着前几代教育者的足迹，在文学、翻译、文化、

词典、教材等诸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姜景奎是这代人中的年纪较长者，供职于北

京大学，对印地语教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目前中国国内的印地语教师大多是他的

学生。他著述颇多，已出版《印度文学论》《印

地语戏剧文学》等专著六部，《苏尔诗海》（三卷

本）、《印度与中国》等译著三部，《汉语印地语大

词典》辞书一部，《中国学者论泰戈尔》《多维视

野中的印度文学文化》等编著20余部，另有学术

论文70余篇。姜景奎是《标准印地语（1—6）》的

总主编，他主持的“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

版项目”是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他是

中国第一位印地语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99年

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7年获得

印地语言文学贡献奖“国际印地语奖”，2015年

获得印度国家文学院阿南德·古马尔斯瓦米院士

席位，2018年获得国际印地语最高成就奖“乔

治·格里森奖”和印地语海外学者奖“卡米耶·布

尔克奖”，为中国印地语教育获得国际声誉作出了

贡献。

1 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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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童和姜永红是北京大学的印地语教师，冉

斌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印地语教师，他们均是国

内印地语领域少有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都参加了

上述提及的“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

和《标准印地语（1—6）》的编写工作。郭童翻译

出版了《谢克尔传》，是《标准印地语（1—6）》

的副主编之一、第一分册的主编。姜永红翻译出

版了《鹿眼女》，是《标准印地语（1—6）》副主

编之一、第三分册的主编。冉斌翻译出版了《普

拉萨德戏剧选》，是《标准印地语（1—6）》的副

主编之一、第五分册的主编。

上述四位或已过“知天命”之年，或已近

“知天命”之年，属于目前中国地方高校印地语教

育的“老一辈”学者，正在持续为中国印地语教

育辛勤工作着。

3.5 第五代教育者

中国印地语教育的第五代教育者主要出生于

20世纪80年代，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也有一

些。由于21世纪之后印地语教育的空前发展，不

像前四代教育者以十以内数计，第五代教育者人数

众多，目前已有四五十位之多。王靖、贾岩、张忞

煜、李亚兰、巢巍、任婧、陈泽华等是这一代教育

者的代表，他们均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供职于不同

的高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上述提及的“中

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和《标准印地语

（1—6）》的编写工作，并有相关学术论文发表。

王靖和贾岩是北京大学的印地语教师，均是助

理教授，讲授“基础印地语”“中级印地语”等课

程，前者是《标准印地语（1—6）》第四分册副主编，

后者是第二分册副主编。王靖是《苏尔诗海》（三卷

本）的译者之一、《班迪》的独立译者。贾岩是《苏

尔诗海》（三卷本）和《印度与中国》的译者之一，

以及《拉默古马尔·沃尔马戏剧选》的独立译者。

张忞煜也供职于北京大学，是助理教授，从事印地

语文学、印度宗教及南亚区域问题的研究工作，参

与翻译了《苏尔诗海》（三卷本）和《印度与中国》，

独立翻译了《格比尔双行诗集》和《剩饭》等。

李亚兰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印地语教师，译

著有《灯焰》《剑桥现代印度史》（合译）等，是

《标准印地语（1—6）》第二分册副主编。巢巍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印地语教师，专著有《瑜

伽文化小史》，译著有《普拉萨德短篇小说》。任

婧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印地语教师，译著《鸟》

和《乌鸦与黑水》是她近年的主要著作。陈泽华

是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印地语教师，主编有《现代

印地语（1—2）》等。

第五代印地语教育者正值青春，已经成长起来，

是中国印地语学科现在和未来的支柱型团队。他们

正和前辈一起努力，谋求中国印地语教育的新发展。

4.	 影响中国印地语教育的因素

从当初的抗日战争到当下的新时代，中国印

地语教育已然走过了近80个春秋，究其发展跌

宕，自有诸多因素值得考察。

一般而言，中国因素是首要的。国家发展得

好，外语教育自然受到重视。1978—2000年，中

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发展阶段，印地语教育

只维持在北京大学一所地方高校，虽然教师有热

情，有干劲，但社会不重视，学生不感兴趣，这

是第四代教育者数量少的主要原因。进入21世纪

之后，中国硬实力大大提升，加之“一带一路”

倡议的稳步实施、国别和区域研究作用的凸显，

印度研究成为必然和必须，印地语教育也就逐渐

为人所认识，为社会所接受，为国家所重视，其

顺利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当然。

印度因素也很重要。如果印度实力雄厚，也能

支撑起国外的印地语教育，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便

是很好的例证。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一直支持中

国的日语教育和韩语（朝鲜语）教育，以致当下中

国的日本研究团队和韩国研究团队比印度研究团队

大得多，水平也高得多。抑或，印度发展水平高，

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必需

之一，如德国和法国，中国也会重视起来，印地语

教育不至于出现存亡之忧的状况。遗憾的是，在中

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年代，印度也没有什么起色，双

方追求发展、追求富强的目光和步伐一致向西，没

有交叉、没有重叠，互无吸引力。这也是中国第四

代印地语教育者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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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是中国印地语教育的又一影响因素。

两国关系好，双方会重视相关研究，重视对方的

语言教育。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一度处

于蜜月阶段，两国官方同时关注，使中国印地语

教育处于某种“亢奋”状态，培养出一大批语言

专才。如果没有这批人才，“文革”之后21世纪

之前的印地语教育将不可想象，20世纪下半叶的

印度研究也不可想象。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印关系处于几近冰封的状态，加之中国高考制

度遭到破坏，直接导致了第三代教育者的严重缺

失。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印对彼此有了更加多元

的认识，并相对积极地发展国家层面的关系，带动

双方各领域相互往来，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印地语

教育和印度的汉语教育，中国的印地语教育由此

步入新时期，扩大了整体规模，加快了发展步伐。

还应该提一下师资、教材和工具书的问题，

这也是影响中国印地语教育的重要因素。囿于上

述诸多原因，中国的印地语教育长期局限在北京

大学一所地方高校，教育者主要来源于20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在1966—1999年的30余年

中，中国印地语教育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社会

冷落，国人不屑。在这几十年中，师资不仅没有

得到补充，反而有所流失，由此引发了20世纪90

年代的教师荒和青黄不接的状况，对中国印地语

教育产生了颇为消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语言教学离不开教材，但通过考

察印地语教材建设情况发现，除了1992年出版的

《印地语基础教程（1—4）》和1993年出版的《印

地语语法》，1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印地语教

育几乎一直处于没有正式教材的情境之下。笔者

于1985年入学，用的是厚厚的油印教材，一不小

心，手上就会粘上黑油；之前的1979级和之后的

1988级用的也是同样的非正式出版物。工具书的

情况也差不多，1972年再版的《印地语汉语词典》

已经不见于书店，学生们手中全是各类厚厚的油

印词汇集，对于个别既拿着油印课本又带着油印

词汇集进入教室的学生而言，上课几近体力劳动。

这对印地语教育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值得庆幸的

是，进入21世纪之后，印地语教材和工具书已

大有改观：2000年，《印地语汉语大词典》出版；

2003年，《大学印地语（1—3）》出版；2004年，

《高级印地语教程（1—2）》出版；2016年，《汉

语印地语大词典》出版；2018年，《现代印地语

（1—2）》出版；等等。工具书均为上乘之作，教

材虽然较为分散，但也解决了新世纪开设印地语

院校增多、学生规模扩大的问题。2020年，前文

提及的《标准印地语（1—6）》由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出版，供本科一至三年级学生使用。该套

教材集当下全国印地语教育之力，是第一套全国

普适性印地语精读教材，其出版标志着中国印地

语教育的质的提升。

5.	 结语

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开始增

多，中印文化交流逐渐步入轨道。当时梵语是中

印文化交流的主体语言，非正式的梵语教育代表

着中国的印度语教育。20世纪50年代以来，印度

官方语言——印地语已然成为印度的主导语言，

进入21世纪之后，其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加大，印

地语教育成为实际上的印度语教育。因此，在中

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作为邻国，中国理应

更加重视印地语教育，并以印地语为工具，对印

度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令人满意的是，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都处在

发展的快车道上，两国关系总体平稳向好。这直接

促成中国印地语教育欣欣向荣、第五代教育者辈出

的大好局面。更加令人满意的是，中国现在非常重

视本科教育，北京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印地

语专业于2019年底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如此，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及与之相关的印

度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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